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人印象中，女童是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本研究关注的却是男童教育问题。为什么？简要地说，在今日西双版纳农村地区，傣族男童教育问题并非仅仅是性别范畴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它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教育（以下简称“民族教育”）日益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下简称“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学校教育普及间的张力。

总体来说，历史上，傣族积淀了一种特别的传统，傣族男孩到了七八岁时，都要进入佛寺当几年和尚，三五年便可还俗。对于傣族男童来说，进佛寺当和尚，曾是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因为这不仅可以习得民族语言文化，而且是男童成为“成人”所必需的。据说，传统上傣族男孩无当和尚的经历，会被视为“野人”，被人看不起，长大了找不到妻室。这种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传留到今天，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而今天，接受义务教育为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而进寺院学习佛教文化也是符合国家宪法的规定。显然，二者对于傣族民众而言都有合法性。这使农村傣族男孩（除非特别说明，后文的“傣族男童”主要指农村地区傣族男孩）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

具体来看，今天，无论是当地学校教育，还是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不少“和尚”学生的成长、教育和管理等方面都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尚”学生是傣族地区学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有的傣族男童勉强兼顾国民义务教育和民族宗教教育，同时具有佛寺“和尚”和学校学生双重角色。在学校教育与佛寺教育分离下，“和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障碍增多，使学校教育管理也面临更多的困难。此外，如何处理好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较为尖锐复杂。总之，傣族“和尚”学生问题是傣族现代与传统教育中最具影响、最有特殊性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和路径

鉴于本文属于质性研究，因此采用了“有目的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技术，即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地点和事件。［1］我们对所辖的二县一市（即勐海县、勐腊县和景洪市）傣族聚居村镇的社区与学校进行了调查。为了对傣族男童教育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分析，本研究总体上借鉴了人类学三角互证的策略，即对同一问题的分析，运用分别从不同相关渠道收集的数据与材料，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以获得较全面的信息。［1］因此，我们的具体调查对象为“在校‘和尚’学生”、“傣族成年男子”、“傣族母亲”、“当地教师”、“傣族男学生”、“傣族女学生”、“非傣族男学生”和“非傣族女学生”。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根据相关性的程度，侧重前六类。

鉴于这是本研究的前期基线调查，因此主要实施了问卷调查。共设计书面问卷8个，共发出问卷2　000多份，收回有效卷1933份。测试人群区域分布为西双版纳州的6个乡镇，10所中学和9所小学。学生问卷是课余在教室统一实施。对“傣族成年男子”和“傣族母亲”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在学生辅助下，利用学校家长会集体填写，或是学生将问卷带回家让家长个别填写。问卷调查后，还进行了一定的个别访谈。侧重分析有关“在校‘和尚’学生”、“傣族男学生”、“傣族女学生”、“傣族成年男子”、“傣族母亲”和“中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对于其余调查结果分析较略。

二、调查结果

（一）对傣族在校“和尚”学生的调查

参加本调查的“和尚”学生中，中专“和尚”生69人，初中“和尚”学生97人，小学“和尚”学生68人（因考虑到对问卷的文化支持，我们在小学只对高年级“和尚”学生作调查）。其中，当“和尚”不满1年的76人，超过10年的有5人。

 “和尚”学生中反映出的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因为从佛与上学，有68人（占29．1％）觉得很累，有35人（占15．0％）认为两者相互的影响很大；对佛寺学习和学校学习的选择上，更喜欢佛寺学习的88人（占37．6％），更喜欢学校学习的136人（占58．1％），都喜欢的7人（占3％）；傣文和汉文比较谁好学一些的选择是110人（占47．0％）和117人（占50．0％），有158人（占67．5％）认为两者的学习同等重要。佛寺佛爷和学校教师之间比较，更喜欢的选择分别是98人（占41．9％）和125人（占53．4％）；到佛寺当“和尚”是自主决定还是父母意愿，自主决定类为149人（占63．7％），父母意愿类71人（占30．3％）；今后理想方面，选择排名前三位的是大佛爷、商人和农民（并列）、科学家；对当前自己学校学习状态评价很满意的67人（占28．6％），今后将争取更好成绩的有172人（占73．5％），要保持这个成绩的有42人（占17．9％）；面对别人的欺负怎么办的选择，要反抗的33人（占14．1％），要与之讲道理的76人（占32．5％），要忍让的60人（占25．6％）。

本调查表明，作为傣族“和尚”学生这一特殊学生群体，在自我角色认同、学习生活体验、成长抱负等方面确实带有许多鲜明的傣民族信仰和习俗。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和尚”学生感到学习苦、压力大。信教对傣族和尚心理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也的确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二）对傣族成年男子的调查

一方面，孩子入寺与上学的选择上他们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傣族成年男子是傣族男童的天然榜样，孩子身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实际也是家长问题的折射。因此，此调查有双重意义。本调查在收回的300份问卷中有效卷281份。受试者的职业身份比例分别为干部12．3％，个体商人18．4％，农民62．1％，其他7．2％。学历分布大学专科及以上分别为11．7％，中专或中学26．7％，小学45．6％，文盲16％。其中曾当过和尚的占52．9％，5年以后还俗的占55％，20年以上的3人，最长的达25年。①他们的傣文水平情况是：能用傣文写作的占32．9％，能读简单傣文的35．8％，能说傣话但不识傣文的占31．3％。

调查发现，当年促使自己去当和尚的动力因素有95人（占32．8％）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有60人（占21．4％）的是迫于村寨传统舆论压力，有26人（占9．3％）是迫于家庭长辈的压力，其他还有怕上学读书苦或好奇好玩等原因；对傣族男子是否必须要当和尚的问题，有126人（占44．8％）认为信教者应遵循，有82人（占29．2％）认为信念存心底而形式不重要，有26人（占9．3％）认为可有可无；对今天傣族宗教信仰和以前相比，有93人（占33．1％）认为信教意识将会越来越增强，有73人（占26．0％）认为有淡化趋势，有92人（占32．7％）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在养儿育女观念方面，是否有性别歧视问题，认为没有的147人（占52．3％），认为有的81人（占28．8％，其中重女轻男约20％，重男轻女略高）；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评价孩子的教育，有155人（占55．2％）认为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都重要，有28．8％认为学校教育更重要，有9．6％认为宗教教育更重要；同时进行两种教育是否会对孩子的智力开发产生影响，100人（占35．6％）认为不会，认为有影响的占多数，但认为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的各占21％；对目前孩子成长最关注的五个方面是（按高关注点到低关注点排列）学习成绩、听话、安全、健康、会做家务；对“和尚”学生的管理，35．6％认为白天到学校晚上回佛寺，19．1％认为双休日去佛寺，其他时候在学校，25％则认为节假日在佛寺，其他时间在学校；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时，有54．3％的人会冷静对待，有31．8％的人会采取回避。

可见，他们关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无不带有宗教信仰的一些色彩，尽管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和被更多的信教群众认同；对于傣族男童接受两种教育的可行性，基本得到肯定；宗教信仰对傣族男子确有一些制约。

（三）对傣族成年妇女的调查

在傣族家庭里，成年妇女不仅有养儿育女观念，而且在家庭内外日常事务中发挥较大作用，她们对傣族男孩子进佛寺当和尚的态度，还间接具有异性认同的意义。共有281位傣族母亲参加调查，职业分布中农民为多数；接受教育方面，中专及中学以上的58人（占20．6％），小学189人（占67．3％），文盲34（占12．1％）。

傣族家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上，受访者自己成长记忆里认为有的34人（占12．1％，其中重男和重女相近），没有的247人（占87．9％）；自己是否有性别歧视上，认为有的35人（占12．5％，其中重男多于重女），认为没有的246人（占87．5％）；对孩子的关注方面，从高到低排位是“学习、身体健康、听活、能做家务”；有213人（占75．8％）希望孩于将来上大学；在自己当年选择伴侣时对对方是否当过和尚“很看重和看重”的31人（占11％），“一般”的84人（占29．9％），“没有在意”的166人（占59．1％）；对没有当过和尚的傣族男子有无“歧视”方面，认为有的11人（占3．9％），认为没有的173人（占61．6％），认为不一定的91人（占32．4％）；对当过和尚的傣族男人的评价方面，“最大优点”是文化知识水平高、宗教信仰虔诚、人品好、见识广，“明显不足”是心胸狭窄自尊心太强、怕吃苦、容易满足、胆小缺乏闯劲；对于“作为母亲你真的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当和尚吗”问题，选择“是”和“不是”各占23．4％和23．8％，其余则是“说不清楚的”；对于“孩子到佛寺你最大的希望”，认为可以得到虔诚信仰培养的51人（占18．1％），学好傣文153人（占54．4％），生活锻炼77人（占27．4％），其他27人（占9．6％）；希望佛寺教育要加强教规教义教育的为79人（占28．1％），加强文化知识教育的139人（占49．5％），加强品行养成教育的30人（占10．7％），加强生活教育的26人（占9．3％）；对佛寺学习和学校学习的时间安排上有11　1人（占39．5％）认为假期在佛寺学习，平时到学校学习为好。

可见，在养儿育女观念上，傣族成年妇女性别歧视已经淡化，希望孩子上大学成主流趋势，与以前有关研究比较是一大进步；在孩子进佛寺当和尚的问题上，传统影响仍较明显，不过，认为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为主流；尤其在对傣族男人是否一定要当和尚的看法，观念变化较大，更看重傣族男人的综合素质；小乘佛教中诸如与世无争的观念已经受到挑战。

（四）对当地教师的调查

接受问卷测验的教师共201人，其中小学教师108人，中学教师93人，民族教师约占30％。那么，教师们反映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调查发现，认为傣族教育中仍存在性别歧视的有38．4％，其中重男为36％，重女为2．4％；傣族学生与其他学生的比较，认为傣族学生优秀的占18．8％，其他学生优秀的占44．9％，无差别的36．3％；从管理角度，傣族学生与其他学生比较谁相对好管理，11％认为傣族学生，45．9％认为汉族学生，1　8．2％认为其他民族的学生，24．9％认为差别不大；学习评价方面，从性别上，认为男生优于女生的占　2．8％，认为女生优于男生的占74．4％；就傣族男生的学科成绩比较，认为艺体类最好的占　43．6％，理科类27．7％，文科类11．4％，学科成绩相对较差的是文科类50．8％，理科类31．4％；就“和尚”学生的评价，学科成绩从好到差的排列是艺体类47．9％，文科类14．4％，理科类13．8，认为学科成绩最差的是文科35．6％，理科33．9％；在“和尚”学生身上最大的优点是有礼貌（占30．4％），最突出的缺点是学习不刻苦（占58．2％）；对于当和尚是否对学校学习有影响，46．6％认为影响特别明显，47．1％认为有一定影响，认为无影响的占6．3％；认为当和尚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影响（占33．8％）、生活影响（占26．4％）、信仰影响（占21．4％）、人格影响（占18．4％）；在傣族集聚的社区，在傣族人的意识里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比较谁更重要，138人（占68．7％）认为宗教教育，31人（占15．4％）认为是学校教育，32人（占15．9％）认为都重要；对傣族宗教信仰，有39．8％认为不断增强，24．8％认为有淡化趋向，35．4％认为变化不明显。

可见，老师们认为，傣族男生的教育及管理问题是较突出的问题之一，且有一定普遍性；在学习压力、学习质量问题、偏科问题等方面，“和尚”生成为傣族教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五）对一般傣族男生的调查

同是傣族的男性群体，又是傣族“和尚”学生的同龄人，他们没有去当和尚，或者有当和尚的经历但已经还俗，对关系自己成长的教育，他们有些什么想法，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共有傣族男生206人接受测试，其中独生子占7％，当过和尚并已还俗的97人（占47．1％），其中当和尚3～4年还俗的较多（约占50％），当和尚满10年的3人。

调查发现，受试学生反馈出，有12．9％的父母仍把送孩子当和尚看得比上学校还重要；如果有望当上大佛爷，受试学生中有21．9％表示会去当和尚，30．3％表示不一定，47．8％表示“不会去当和尚”；认为最能体现傣族人的品质特征，选团结互助的占54．6％，勤劳谦和的占24．2％，善良质朴的占18％；面对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加强，对傣族信教群众是否会有变化方面，有63人（占30．6％）认为不会受影响，有32人（占15．5％）认为会增加，有95人（占46．1％）认为会减少；认为当过和尚和未当过和尚的傣族男人有明显差别的有97人（占47．1％）；认为今天的傣族对没有当过和尚的人有歧视的有22人（占10．7％），认为不明显的有92人（占44．7％）。

还俗后的学生的观点有其特别意义。他们较为突出的看法是，回想自己当和尚又当学生时感到学习压力大的有97人（占47．1％）；认为当和尚对学习有很大不良影响的41人（占19．9％），不良影响较大的59人（占28．6％）；认为接受佛教后对自己的人生影响很大的17人（占8．3％），较大的19人（占9．2％），一般的43人（占20．9％），没影响的18人（占8．7％）；有35人（占17％）庆幸自己有当过和尚的经历；有44人（占21．4％）不后悔曾经去当和尚，但也有53人（占25．7％）曾经有过后悔或经常感到后悔；对“假如再有一次当和尚的机会”的选择中，一定还去的13人（占6．3％），不一定去的26人（占12．6％），不会再去的58人（占28．2％）。

可见，傣族一般男童也多认为，既当学校学生又当佛寺和尚，压力大；当和尚接受的不良影响，表明现行佛寺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从“后悔当和尚”和“不再当和尚”的选项比例可以看到，信教民众的不满意倾向明显。

（六）对傣族女学生的调查

小学高年级以上的239人接受测验，其中独生子女占11．3％，农村人口占95．4％。据她们的回答，在家庭里感受到有性别歧视的占11．9％；从学校回家后完成家庭作业外花时最多的是帮家里做家务（占60．9％）；认为父母对自己最关注的是“学习成绩好”（占44．3％），其次是“安全”（占35％），“家务劳动”仅占5．6％；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是“上大学”占74．2％，初中毕业后去打工或回家种田的各占8．9％；而自己的打算是继续读书的74．1％，初中毕业后去打工或回家种田的各占13．4％和12．5％；自己今后希望到外地发展的占31．9％，在家乡发展的占16．4％；作为傣族感到“很自豪”的129人（占54％），“一般”的70人（占29．3％）；对傣族男孩要当和尚的教规看法，支持的61人（占25．5％），反对的43人（占18％），说不清楚的135人（占56．5％）；对没有当过和尚的傣族男人你是否有成见，认为有的占5．4％，认为没有的占64．9％，认为不一定，还要看具体人的占29．7％；对三种教育谁的影响最大方面，认为家庭教育的79人（占33．1％），学校教育的78人（占32．6％），宗教教育的82人（占34．3％）；与三类傣族男童相处，觉得与“和尚”学生最好处的比例为37．3％、还俗学生最好处的比例为13．3％，一般傣族男生最好处的比例为49．4％；认为在“和尚”学生身上，最突出的优点依次是有礼貌、热情、爱学习，最突出的缺点依次是学习不刻苦、纪律性差、胆小怕事。

傣族女学生的调查很有意思。其中，她们对自己将来要到外地发展的比例，高于男童，父母期望她们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劳动或打工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傣族男童；傣族女孩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的评价，差异较大；学校教育影响力在傣族女生中较低，表明学校教育也要作反思。此外，傣族家庭里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重男轻女现象。在勐罕镇的访谈中宗教管理干部说，“有的傣族家庭依然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女孩生来就是要做事②的”，教师座谈会也有同样的观点。

三、进一步的分析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调查表明，信教传统不仅影响傣族男童教育，而且影响整个傣族教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是“和尚”学生。概括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傣族信教传统深厚，今日仍有相当影响，客观上使农村傣族男童义务教育面临挑战，尤其是“和尚”学生的“和尚”角色与学生角色的协调。一方面，前些年傣族村寨学校男生“一年入、二年跑、三年四年不见了”的现象少了，家长依法送孩子入学的意识普遍增强。但另一方面，传统对学校教育依然存在着深沉而复杂的影响。在部分信教群众的观念里，宗教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观念仍然存在。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当地传统上认为，男童当和尚后，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傣族人因信仰而视他们为佛的使者，只接受佛爷的管教，父母都变成为他的信徒，得向他跪拜受礼而使其教育权消失；特别是“和尚”学生难以理智区分佛寺的和尚角色与学校的学生角色，容易将和尚的优越感带入学校，或完全以和尚的角色替代学生角色，容易造成“和尚”学生行为与学校学习要求及生活的不和谐，学习不刻苦，纪律上学校难管理。此外，个别访谈发现，优先建学校还是建佛寺的抉择，对于信教群众也是一个两难问题。③

2．傣族农村家庭中，因信教等传统而导致的“男尊女卑”现象，反而使男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处境不利”。我们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传统上，在当地佛教信民眼中，和尚是佛的化身，是受佛的遣派来管教信民的，男孩才能当和尚，显然男孩高贵于女孩。所以父母对男孩的关注较大，他们从小受到太多的娇惯和溺爱，优越感太强。当“和尚”学生后，他们被视为小佛爷，不少人吃不得苦，更受不得挫折，成绩普遍低于傣族女生。此外，受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一些傣族父母仍然认为孩子的“愚笨聪颖”、“财富贫贱”是“命中带来”，所以，他们对学校教育不重视。

3．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客观矛盾突出，对傣族男童的成长有不良影响。依据传统，佛寺教育不仅学习佛经和傣族语文，而且施行品格教化。当前，一些佛寺过于松散，各自为政，考核方式主要是背经文，既不求甚解，也不重视思想品行的管理。一方面，因“和尚”学生年龄小，自我约束能力弱，容易受到不良行为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这种学习的影响，他们很难适应学校教育管理。我们还了解到，傣族的宗教节日很多，佛寺一有宗教活动，“和尚”学生大多数要回寺念经，傣族男生也要参加相关的活动，所以，傣族男生请假旷课的很多。此外，寺院教育影响在今日开放社会出现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例如，容易满足和保守倾向，在傣族男童学生身上表现为学习不刻苦、学习成绩及抱负水平低等。［2］当然，这不能说都是信教或入寺所致，但有一定相关。连本地一位前任傣族领导也认为，这对傣族未来人口素质极为不利。

4．当地学校教育需要继续努力改革，各部门应加强协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为解决傣族男童问题，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花费了异常多的心血，取得历史上难得的成就。但是，由于傣族男童教育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艰难性，现有教育措施和学校模式不仅尚存在不适应之处，尤其是当地社会转型加速，可能使之面临更大挑战，因此，总结经验教训，应继续努力改革。显然，这需要各部门加强协作。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以下初步感受，供当地有关部门参考。

1．基本原则是以当地男童的健全发展为本，坚持发展国民教育与保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原则。当地实践证明，二者可以兼顾，但二者都需改革，需要创新精神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智慧。重点是基于发挥社区各方力量和智慧的学校发展；中心是以学生为本；难点是建设性的保护和革新当地传统，其中寺院是关键。最终目的是，促进当地每一个儿童的健康发展，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2．有效体制是建立有机整合政府、寺院、家庭、学校、社区和舆论等方面资源的网络，其中，政府协调作用是主导，寺院支持是关键，学生参与的学校革新是重心，家庭等方面的配合是基础。

3．作为现代社会专门育人机构的当地中小学校不仅要适应，而且更应当积极促进当地文化的健康变迁。为此，学校应发扬创新精神，争取和鼓励各方对学校发展的参与，尤其是主动探索与当地信教传统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发掘和激发寺院育人的传统智慧。

4．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开放意识，主动协调上下左右的合力，给学校以更充分的自主权，不可一刀切，要改进支持和评价体系，促进学校积极自主发展。

我们认为，“和尚”学生的出现，本身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体现，是中国政府兼顾发展全民教育和保护民族传统的创新，因此，应该而且必定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

（鸣谢：本课题组感谢西双版纳州州委、州政府、州教育局、各县教育局领导，尤其是广大师生、家长，以及李永义局长、聂曲院长和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何向荣院长的支持和帮助。）

注释：

①受试者中近40％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被迫提前还俗。有的是“文革”之后才入佛寺当和尚，最大年龄为37岁。

②当地口头语言，“做事”就是指做家务、劳动等。

③在傣族地区，每个寨子都建有自己的佛寺，而且各寨子的人多以佛寺为“面子”，是贫富的一种标志。因此，佛寺的大小与豪华程度很受寨民的看重，攀比现象也较突出。

